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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从气韵到气势：气类感应与山水的美学转换∗

岳 　 进

摘　 要：从气类感应的观念来看，“气”是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一切生命体因气相互感应，生发联动效应。 “情”以
“气”为中介，通过诗人与物色之间的感应生成，具有跨时代的共通性。 人们对山水之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缓慢的

过程，逐渐从云气缥缈的仙灵之所剥离出来，回归山水体势之美；从玄理神气的同类感应走向内在的生命感应。 对

山川的神圣性体验与感物兴发的人情、性理，都建立在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 对山川的神圣性体验引发主体对

山水内在的超越性的审美价值的感知。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诗人笔下耳目之娱的游观之物、仙灵聚集的神山，还是

理论家探讨的气韵生动的情、理之象与气势相生的物象，它们都在一次次的转变中实现美学转换。
关键词：气类感应；山水；气韵；气势；山水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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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朝谢灵运的山水诗发现了山水之美，但以吟

咏情志为主，图写山水物貌。 直至五代荆浩提出山

水画“六要”之说，山水的视觉美学意义才获得纯粹

的体认和阐释。 关于山水诗的产生、审美特征及其

与东晋玄学的关系，学者们已经做出很多重要的阐

释①，但对于山水文学与图画共同的审美文化背景

和发展脉络却很少关注。 从山水视觉文化的角度

看，人们的山水观念是一步步转变的。 从六朝到晚

唐五代，山水从画家手中人物的背景、陪衬发展为独

立而丰富的题材，从诗人笔下图物写貌的物象升华

为意蕴深长的意象。 中国哲学与文艺批评中的气类

感应说为我们提供一个考察的视角，本文立足于视

觉图像与诗歌文赋的交叉研究，从魏晋南朝的诗学

画论出发，探讨诗画理论中以“气”为主线的历史脉

络，审视山水如何从一种自然之物转换为具有美学

意义的物象，感性的主体如何与山水树石发生情感

体验，激发创作的欲望和想象。

一、山、水与感物之情

先秦以来，“气”被认为是宇宙万物的基本元

素。 一切生命体因气相互感应，生发联动效应。②这

最早见于《周易》，如其中的《咸·彖》云：“咸，感也。
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与相与。”③天地万物莫不因

阴阳相感而化生出来；“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④，天与地、人与

人、人与物，万物之间莫不以气类相互感应，山水之

间亦相感应。 《咸·象》曰：“山上有泽，咸。”⑤ 《说
卦》曰：“山泽通气。”⑥山上有水积聚成泽，山之气

与水之气异体相通，相互感应。
秦汉时期，气类感应说衍生出物类相感理论。

如《吕氏春秋·应同篇》：曰：“类固相召。 气同则

合，声比则应。”⑦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
也说：“物故以类相召也……阴阳之气固可以类相

益损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⑧人与山水亦是因

气而感。 《春秋繁露》·山川颂》曰：“山则巃嵸嵓

崔，嶊嵬 巍，久不崩弛，似夫仁人志士。” “水则源

泉混混沄沄，昼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后行。”⑨这里

虽化用《论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语意，以山、
水比附君子之德性，但也描绘了山川的高大雄伟、河
水的浩荡奔腾，通过感物歌颂山水之美。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２９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文人画与明代诗学视觉审美观念研究”（１９ＹＪＡＺＨ１０５）。
作者简介：岳进，女，长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西安　 ７１００６４）。

６５１



　 　 东汉时期，赋与颂是两种非常接近的文体，都是

感物而作、以物为主，意在歌功颂德。 王延寿《鲁灵

光殿赋序》云：“诗人之兴，感物而作。 故奚斯颂，歌
其路寝，而功绩存乎辞，德音昭乎声。 物以赋显，事
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⑩在颂体之外，汉赋

中出现大量关于山、水形态的描绘。 但这种感物、写
物还没有展现出人与物的情感互动关系，未能兴发

心灵的生命感受和情思。
魏晋以来，自然景物作为激发艺术创作的动因

和艺术家关注的创作对象，构成心物感应的主要内

涵。 最能体现感物兴情思维的是刘勰《文心雕龙》，
第四十六篇《物色》云：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

焉。 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

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 若夫珪璋挺其惠

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 是以

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
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一

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 况清风与明月同

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 流连万象之际，

沉吟视听之区。 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

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天地之间的阴阳气韵，即哲学意义上的精微物

质之气，驱动四时物色的变化，引发诗人情思的震

荡。 关联诗人与物色审美关系的是诗人的感发之

情，这种情感随四时物色变化而迁移，并同类感应，
“联类无穷”。 “流连万象”与“沉吟视听”，“随物宛

转”与“与心徘徊”，以骈文上下对仗的方式完美地

表达“写气图貌”是书写心与物共同感应的情感。
这里显露出《淮南子》 “感应”思想的影响。 东

汉高诱《淮南子注·叙》指出：“其旨近《老子》，淡泊

无为，蹈虚入静，出入经道。”何为“无为”？ 《原道

训》曰：“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
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

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无为无治，不是静默不动、
无所作为，而是遵循事物的属性、发展的规律，符合

自然的趋势，感应而动，与物无违。 天地万物因此周

流运转，生生不息。 《淮南子》为我们构建了一幅宇

宙万物和谐共处于感应的情感共同体的想象图景。
由此可见，理解“感应”思想的关键，是不以人为先，

不以人为主宰，顺应万物的规律，追求人与万物的和

谐相处。 所谓感应，就是人类与外在世界相互交流、
呼应的共同之处。

从气类感应的观念来看，“情”不是主体单方面

产生的，而是以“气”为中介，通过诗人与物色之间

的感应而生成的共同的情感体验。 《文心雕龙》的

《风骨》篇云：“情与气偕” “缀虑裁篇，务盈守气”，
《体性》：“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

性。”感性主体的血气、性、情构成作品的情感内涵，
即“情文”。 《物色》赞曰：“山沓水匝，树杂云合。 目

既往还，心亦吐纳。 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
兴来如答。”往还、吐纳、赠答，说明诗人与山水之

间一来一往，相互作用、回应。 诗人表达的不是单纯

个体的情感，而是人与物感应的共同之情。 《物色》
云：“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

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 古来辞人，
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

情有余者，晓会通也。”个体感兴之情自有独特之

处，不断新变。 但在四序轮回的物色中，诗人随物变

化的情感又是共通的，不同时代的诗人可以参悟因

革、相互会通。
与刘勰几乎同时期的谢赫则提出“气韵”理论，

与刘勰“写气图貌”相呼应。 谢赫撰《古画品录》提
出绘画“六法”，首倡“气韵生动”，这与其说是绘

画方法，不如说是鲜活灵动的生命形态。 他认为，人
与万物皆以气为生命基础、因气而息息相关，是否具

有“生气”成为衡量画作艺术价值的首要标准。 画

作在表现生命力量充沛的同时，又需要艺术的技巧

协调安排，如骨法用笔、色彩、位置等，以合乎美的规

律的方式呈现出来。 刘勰讲“气”是立足于文学创

作论，从创作主体出发。 谢赫论“气韵”，则在创作

论之外，兼有鉴赏论的角度，从观看者的视角出发，
追求艺术形象与观看者的精神共振、气息流通。 无

论文学还是绘画，代表生命力量运行的“气”都是创

作主体必备的精神素养，流注于诗画作品之中，赋予

生命的气质。
彼时画坛的主流是人物画，结合谢赫的评语来

看，“气韵”涉及的作品主要是人物，其次是神鬼、动
物。 “气韵”的最终指向不是情，而是“理”和“性”。
谢赫评第一品第一人陆探微：“穷理尽性，事绝言

象”，赞誉画家理性认识人情、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内

在规律，以及形象表达的能力。 由个体之情探究普

７５１

从气韵到气势：气类感应与山水的美学转换



遍的性、理是汉人普遍的生命理念，东汉末年刘劭

《人物志·九征第一》云：“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
情性之理，甚魏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
“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 能知精神，则穷理尽

性。”人的性质源于阴阳之气，形成不同的个性、精
神。 人物品鉴要从外在的形体认识人物的精神，通
过气色的变化探究性情的本质。 在以人物画为主的

画评中，自然转移到对绘画的评议上来。
画家即使画技熟练，兼具力量和高雅的韵致，但

如果不能超越形体表现人物内在坚定的性质、穆然

无情的气貌，只能位列三品。 如毛恵远“画体周赡，
无适弗该。 出入穷奇，纵横逸笔，力遒韵雅，超迈绝

伦”，“其挥霍必也极妙；至于定质块然，未尽其善。
神鬼及马，泥滞于体，颇有拙也”。所谓“挥霍”，即
事物纷繁、迅疾变化的形态。 “块然，无情之貌

也。”《淮南子·原道训》：“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

接，而好憎生焉。”得道之人的至高境界是“肃然

应感，殷然反本”，感应动情后果断地返回本性。 谢

赫推崇陆探微“穷理尽性”，对人之本性、性情之理

有深入极致的体察和洞彻，赞其“包前孕后，古今独

立”，不仅是指艺术成就，而且包含恬淡养性、超逸

高远的精神境界。
《文心雕龙》与《古画品录》包含的气类感应思

想，都吸收了《淮南子》关于老庄的哲学理念，追求

人与物、人与人的共同感应之处。 谢赫的“气韵”尤
为注重人之性理，偏重于人之情性的共同规律、本质

属性。 但在气感哲学的思维下，“气韵”终将与山水

审美发生关联，引导人们深入思考山水的审美形态

与内涵，对唐代山水美学的形成具有深远意义。

二、山水之神的感应

《文心雕龙·原道》云：“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

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山川日月焕发出的

绮丽之美是宇宙之道的显现。 但在山水与诗人的感

应关系中，山水主要作为激发诗人感兴、获取文思材

料的自然之物，山水本身的审美特性并未受到关注。
与刘勰同时期的宗炳、王微的山水画论已充分

体认山水的超越性、审美性。 宗炳《画山水叙》云：
　 　 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 至于山水，
质有而灵趣，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

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

之游焉。 又称仁智之乐焉。 夫圣人以神法道而

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

山水是神灵的载体，超越俗世的存在，而非自然

地理，所以“山水以形媚道”可与“圣人以神法道”相
提并论。 而“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中的山水不

是人格道德的比附，仅仅是自身的形色之美令人愉

悦。 王微《叙画》云：“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
判躯之状，尽寸眸之明。”山水画描绘的不是一己

之情、一山之形，而是天地大道，以合乎自然规律的

形式，超越视觉感官的极限。
从宗炳的论述来看，画家与山水产生同类感应

关系，是山水获得审美升华和超越的关键。 《画山

水序》云：“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

同应，心亦俱会。 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求幽岩，
何以加焉？”画家巧妙“类之”的前提是“应目会

心”，感性主体的目与心联动，观看、感应山水之神、
灵；创作过程中，“神本无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
诚能妙写，亦诚尽矣”，形象、影迹都是感应、妙写山

水之神、理的结果。 这里反复讲到的“类”，应为气

类。 “神”之所以能够“栖形感类”，栖居形体、同类

所感，实为气的作用。
这种带有神秘感的感应关系也转移到山水画的

观看中，观看山水图画时，应“闲居理气，拂觞鸣琴，
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

野”。 闲、幽、独，表示观者的心理状态，是全身心

地投入、沉浸在庄严的气氛中，类似于进入某种宗教

仪式。 幽对、独应，即是“应会感神”。 善于抚琴的

宗炳曾“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琴音亦是与山

水之神感应、共鸣的方式。 人与山“同气”，可通

过视听方式相互感应，体认山水纯粹精神性、超越性

的本质。 这种共情同感，“遂在本质上成为一神圣

的、美感的经验”。
观者在与山水发生美感体验的前提下，方能将

山水之神气写入咫尺横幅、寸许笔墨中，体验到“竖
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 与

“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 在宗炳

看来，人眼近大远小的视觉成像机制是客观真理，
“自然之势”。 “且夫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

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 诚由去之

稍阔，则其见弥小。 今张绡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
可围于方寸之内。”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如果没

有山水神圣性美感的体认，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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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进而提出远影透视的方法，并应用到山水画创

作中的。 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魏晋以降，名迹

在人间者，皆见之矣。 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

饰犀栉。 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 率皆附以树石，
映带其地。 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透视原理

虽为人所知，山水的形象却大小不成比例，或空间布

置不合理，造型不真实，正是由于山水尚未纳入画家

的审美视野，与人类的心灵产生感应。
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和道教信仰者，宗炳

《画山水序》代表了六朝时期佛、道兼修的宗教信仰

对于山水“神圣性”观看的影响。 顾恺之《画云台山

记》、王微《叙画》和桓潭《仙赋》、郭璞《游仙诗》、孙
绰《游天台山赋》等，都显示出画家、诗人出于宗教

信仰的仙山崇拜，以及对山水视觉美感越来越多的

关注，最终发展为宗炳的“卧游” “万趣融于神思”，
投入山水趣灵的感应和审美体验。

宗教信仰之外，山水的神圣性还可追溯到秦汉

“仙道”盛行以来关于“仙境”的神圣化想象。 《史
记》记载，方士们关于仙境的讲述激发了汉武帝对

于升仙和长生的追求，并使其深信不疑。 赋家司马

相如极尽夸丽想象的大赋则为“仙境”赋形，使之更

加具象化。 汉武帝的上林苑、建章宫便是根据司马

相如的《上林赋》和《大人赋》建造。两篇赋作写作

时间相差二十年，充分地展现了山水从宫苑园林到

仙境灵圉、从物化到神仙化的转化。 《上林赋》中汹

涌澎湃的水流、崔嵬高耸的山林，是作者以物质化、
堆砌式描写凸显宫馆园林之“巨丽”；《大人赋》中描

绘的汹涌博大的山水则为仙人们尽情地嬉戏、游玩

提供场景。 东汉班固、张衡的京都赋中继续强化了

关于汉武帝神奇宫苑的想象。
《山海经》与《穆天子传》中关于仙山的想象，西

至昆仑，东至海上三神山：方丈、瀛洲、蓬莱，落实到

宫苑园林便体现为“一池三山”的掇山形式。 神山、
神木、灵草与仙人像，构成赤松子、王子乔等仙人游

览的庭院。 在企慕升仙的遐想中，作为仙境必备要

素的园林假山、自然山川都被赋予神性。
“台”是可供远望仙山的一种园林建筑，凡人通

过登台远观与神发生感应。 如张衡《西京赋》提到

建章宫中的“渐台”，“前开唐中，弥望广潒。 顾临太

液，沧池漭沆。 渐台立于中央，赫昈昈以弘敞。 清渊

洋洋，神山峨峨。 列瀛洲与方丈，夹蓬莱而骈罗……
于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栾大之贞固。 立修茎之仙掌，

承云表之清露。 屑琼蕊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
１５００ 年后，明代画家仇英依据《上林赋》所绘的《上
林图》中，再现了帝王登台远观的景象。

仙山远观，必然唤起观者的想象，从眼前的山水

生发出想象的山水，超越山水的自然地理属性，山水

不再是土堆石块，观看也不再是纯粹的视觉行为，而
是升华为审美想象和体验。 这一切源于对仙山的无

比崇敬和向往，执着于无法亲临的神山、无法抵达的

仙境，唯有自由的想象可突破感官的极限和边界，尽
可能完美地呈现。 “与神会” “与神通”、与神仙相

遇，是皇帝们建筑园林宫室的重要目的。 汉大赋中

高大雄伟的建筑、无所不包的珍奇物类、广阔无垠的

巨大空间，仿佛一个完整统一的小宇宙，任何奇幻的

事情都可能发生，包括人与神的感应。
钟嵘《诗品序》 清晰地阐释了一个由气类感

物—感人—感神的层级递进过程：“气之动物，物之

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照烛三才，晖丽万有，
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 动天地，感鬼

神，莫近于诗。”实际上，汉赋最能体现人神感应思

想。 诗歌中的“情理”之气、感物之情，注重的是感

性主体的情性和共同特性。 在汉赋的宏大书写中，
永远存在一个观看者视角，远观神山是追求人与神

灵的感应，京都宫殿亦是合应天地的建造。 宏伟壮

观的都城、巨丽神圣的宫殿，与天地相应，与神同在，
无比的崇高感和神圣感充溢在观者的心中。

观看 ／远观，对于汉人而言已具有重要的视觉审

美意义，“观”甚至成为汉代建筑中一种专有名词。
“观”属于宫苑“台阁”建筑的一部分，上林苑、甘泉

苑中“观”的数量多达二十座以上。 已有学者指出，
观之名称指示所承担的观看功能，如观看动物，白
鹿、大象、鱼鸟；观看植物，樛木、椒唐、柘等。 这些具

体的物象是目之可见的观赏，属于珍禽走兽、奇花异

草的观物；远望观是眺望远处的山水风景，属于视觉

审美的愉悦；仙人观、石阙观则是对缥缈而虚无的神

人仙境的观看，是在想象中的观看与企望，指向超越

现实的神灵。 这种观看方式也是山水超越性开端的

表征。 神山观看的意义，因其不同于远望引起的情

感愉悦，而被赋予神圣性、超越性。
秦汉帝王追求的神仙思想，亦是文人观看自然

山水的独特视角。 华山下汉武帝所建集灵宫、存仙

殿，端门名为望仙门，宫、殿、门的名称皆与神仙相

关。 桓潭虽不迷信方士升仙得道之说，但面对着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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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奇峻的华山，也不免引发对仙人高远美好的想象。
《仙赋》云：“夫王乔、赤松，呼则出故，翕则纳新，夭
矫经引，积气关元，精神周洽，鬲塞通流，乘凌虚云，
洞达幽明。 有似乎鸾凤之翔飞，集于胶葛之宇，泰山

之台。 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出宇宙，与
云浮，洒轻雾，济倾崖。 观仓川而升天门，驰白鹿而

从麒麟。 周览八极，还崦华坛。”山水是神圣的空

间所在，云雾是仙人乘浮的仙气，泉水、芝草是仙人

服食的灵芝仙草、琼浆玉液。
班固《终南山赋》亦云：“伊彼终南，岿嶻嶙囷。

概青宫，触紫辰。 嵚崟郁律，萃于霞雰。 暧 晻蔼，
若鬼若神。 傍吐飞濑，上挺修林。 玄泉落落，密荫沉

沉。 荣期绮季，此焉恬心。”诗人望着终南山巍峨

的宫殿，联想到仙宫、仙人，烟霭云霞顿觉神秘缥缈、
鬼神出没；置身飞濑玄泉、修竹密荫，则向往安静修

心。 所谓山水，“流泽而成水，停集结而为山”，流泽

成水，积土成山，并不符合“至德为美”的原则；“固
仙灵之所游集”，是静心修行、祈仙介福的所在，与
神交流的中介，超自然的奇幻空间。 由此便可以理

解刘勰《夸饰》篇所云“至如气貌山海，体势宫殿，嵯
峨揭业，熠燿尡煌之状，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

其将动矣”。 汉赋关于山海景物、宫殿园林的铺排

夸张，渲染出宏大的气势，刻画出绚丽夺目的声色状

貌，这种气势来自汉人虔诚的神仙信仰。 汉赋“写
气图貌”的奇异而震撼的艺术效果，正是源于这种

被赋予神圣感的气势、风力。

三、山水美学的独立：从“远势”到“气势”

从山水诗画的发展来看，人们对于山水之美的

认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逐渐从云气缥缈的仙灵之

所剥离出来，回归山水体势之美；从玄理神气的同类

感应走向内在的生命感应。 随着唐代山水画地位的

提升，山水的超越性与山水体势的视觉美感相结合，
逐渐受到论家的关注。 杜甫有《戏题王宰画山水图

歌》：“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 能事不受相促迫，
王宰始肯留真迹。 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

壁。 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

飞龙。 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 尤工远

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 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

吴松半江水。” 后人评王宰“画山水树石出于象

外”、“玲珑寙窆，巉差巧峭”，其玲珑峭拔的蜀山

造型激发杜甫的想象，以传说中的神山、天上的银河

来命名图画中的山水。 昆仑、方壶分别为传说中西

北大陆和渤海之东的仙山，二者同时出现，暗示山水

空间的广大、神圣。 洞庭也是道教的人间洞府福地。
湖南岳阳巴陵山、洞庭湖处于东南方，与日本联系在

一起，代表着向东面大海的无限延展。 风吹巨浪，洪
涛涌起，云气飞腾，如飞龙盘礡宛曲，回旋变化，动感

强烈，仿佛流淌到天上的银河。 故而，杜甫称赞此图

“咫尺万里”，令人联想遥不可及的天上仙境，具有

“远势”的独特美感。
唐人的山水审美观念已涉及山水形态独立的审

美价值与视觉美感。 但此时山水画并非主流，人物

画仍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释彦悰《后画录》中仍以

谢赫“六法”为宗，注重人物的“骨气”，涉及山水的

画论仅有隋朝江志的评语“笔力劲健，风神顿爽。
模山拟水，得其真体”和宋展子虔的评语“远近山

川，咫尺千里”。 杜甫援引南朝陈姚最《续画品》
的萧贲评语“雅性精密，后来难尚。 含毫命素，动必

依真。 尝画团扇，上为山川，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

遥，方寸之中乃辩千寻之峻”，特别强调山水画在

短小的尺寸画幅中表现出广大遥远的空间感和运动

态势，从宏观视角感知山水的“体势”之美。 相较而

言，姚最和释彦悰着重摹写山水自然的真实感，强调

“真体”“精密”“依真”；杜甫则注重山水的万里“远
势”，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想象性延展，更从审美效

果肯定山水是远离人间的超越性存在。 这与宗炳

《画山水序》的思想路径颇为一致。
至晚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极为关注山水深

远空间的创造、景物间的远近关系，评张璪：“其山

水之状，则高低秀丽，咫尺重深，石尖欲落，泉喷如

吼。 其近也，若逼人而寒；其远也，若极天之尽。”

评朱审：“其峻极之状，重深之妙，潭色若澄，石文似

裂，岳耸笔下，云起锋端，咫尺之地，溪谷幽邃，松篁

交加，云雨暗淡，虽出前贤之胸臆，实为后代之楷模

也。”从张璪到朱审，山水画“咫尺重深”体势的定

型化，源自对山水峻拔之状、重深高远之美的认同。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将人物画的美学范畴“气

韵”用于山水画评中，在“咫尺千寻” “平远极目”之
外，更关注山水是否具有生命性、精神性的“气韵”
“气象”，与创作主体的情性统一起来。 吴道子笔下

的山水具有喷薄欲出的雄壮气韵，突破了以往山水

精细描绘的刻画阶段。 《唐朝名画录》记载，吴道子

为洛阳天宫寺画壁，请裴旻将军舞剑一曲，称“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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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气，可助挥毫”，“舞毕，奋笔俄顷而成，有若神助，
尤为冠绝”；又于大同殿图画“嘉陵江三百余里山

水，一日而毕”。 大尺幅山水的绵延不绝，一气呵

成，既是主体“壮气” “意气”的运行，也是山水气韵

的生动呈现，标志着山水画风格的新变以及山水美

学意义的转化。
唐代画论家讲“壮气”“气韵”，不仅指山水作品

生命力的来源，还涉及创作主体或作品与天地感应

的能力。 符载《江陵陆侍御宅宴集观张员外画松石

序》中对此有详细记述：
　 　 六虚有精纯美粹之气，其注人也，为太和，
为聪明，为英才，为绝艺。 ……尚书祠部郎张璪

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绝俦之妙则天地之

秀，钟聚于张公之一端者耶？ ……员外居中箕

坐鼓气，神机始发，其骇人也，若流电激空，惊飙

戾天，摧挫斡掣， 霍瞥列，毫飞墨喷，捽掌如

裂，离合惝恍，忽生怪状。 及其终也，则松鳞皴，
石巉岩，水湛湛，云窈眇。 投笔而起，为之四顾，
若雷雨之澄霁，见万物之情性。 观夫张公之艺，
非画也，真道也。 当其有事，已知夫遗去机巧，
意冥元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 故得于心，
应于手，孤姿绝状，触毫而出，气交冲漠，与神为

徒。

如前所述，宗炳图画山水“应会感神” “栖形感

类”，涉及气类感应；符载更为具体地描绘张璪画松

石是以气感应山水的过程。 首先，张璪是“精纯美

粹之气”而聚生的不同于凡俗的天才；其次，他在创

作前需要“鼓气”，创作中壮气激荡，“气交冲漠，与
神为徒”，亦如吴道子“有若神助”。 山水松石本是

自然物质，张璪鼓气感发物之“神”后，与之“意冥元

化”，生成心中物象，并于笔墨运动中呈现出 “情

性”。 这弥漫着神秘气息的绘画表演，令观看者投

入其中，大为惊骇、震撼。 显然，张璪与吴道子是同

一类型的画家。 其共同特点是通过“壮气”的发挥，
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山水画作，将主体之“意气”转
化为山水之“气韵”，画作中灵动的生命气息勃勃欲

动。 无论是符载感叹张璪“天纵之思”，还是张彦远

说吴道子“天付劲毫，幼抱神奥” “若有神助”，都是

为了说明，只有钟聚天地之秀、天赋灵气的人才能与

物交会、见万物之情性。
不仅吴道子、张璪这样的天才画家能够画艺进

于道，其他别具玄心、远思的画家也能从山水树石感

悟玄理，以强劲的笔力表现悟道修心的超越性体验。
如王维《辋川图》“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意出尘

外，怪生笔端”，甚至还会出现“通神”的艺术效

果。 与吴道子齐名的李思训，同被唐玄宗召到大

同殿画山水图，数月完工，皇帝“异日因对，语思训

云：‘卿所画掩障，夜闻水声。’通神之佳手也，国朝

山水第一”。 李思训的青绿山水本就是富有浓浓

的仙道气息，意气幽远，“其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
湍濑潺湲，云霞缥缈，时睹神仙之事，窅然岩岭之

幽”。 荆浩谓：“李将军理深思远，笔迹甚精。 虽

巧而华，大亏墨彩。”他认为李思训虽好用金碧华

彩，却能体悟山水之玄理哲思，所以令人有高远的世

外之想。
从观者的角度看，所谓“感神” “通神”，也是一

种心理感应的艺术效果，引发观者与山水物象同情

共感，超脱现实进入想象的境界。 朱景玄在《唐朝

名画录》中记载诸多画马、画龙的“感神通灵”之事，
充分表达出对艺术家“英才绝艺”的赞叹。 荆浩《笔
法记》提出绘画六要：气、韵、思、景、笔、墨，脱离了

宗教的神秘感，纯粹以艺术本体的角度考量山水画、
评论画家。 他认为张璪“气韵俱盛，笔墨积微，真思

卓然，不贵五彩”，“吴道子笔胜于象，骨气自高，
树不言图，亦恨无墨”。 所谓“气韵”“骨气”，皆言

山水树石等物象充溢着内在的生命力量，本真的笔

墨而非华丽的五彩更适宜本质性地呈示。
从谢赫到张彦远，主体性的“气韵”一词，已经

从人物画移用到山水画论上。 荆浩的慧心独创之处

乃是提出山水本体性的美感范畴“气势”：
　 　 山水之象，气势相生。 故尖曰峰，平曰顶，
圆曰峦，相连曰岭，有穴曰岫，峻壁曰崖，崖间崖

下曰岩，路通山中曰谷，不通曰峪，峪中有水曰

溪，山夹水曰涧，其上峰峦虽异，其下冈岭相连，
掩映林泉，依稀远近。 夫画山水无此象亦非也。
有画流水，下笔多狂，文如断线，无片浪高低者，
亦非也。 夫雾云烟霭，轻重有时，势或因风，象

皆不定。 须去其繁章，采其大要。 先能知此是

非，然后受其笔法。

所谓“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居六要之

首，是心象生成的本源；“势”，指山水的高低、上下、
远近等自然形态、位置之间的关联与趋向，还包括云

烟雾霭的轻重、浓淡变化。 山水的体势中必有气的

注入，方可生成意象，赋予山水生命活力和超越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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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激发观者的远思。 “气势”仍然是以气类感应

的哲学思想为基础。 所谓“心随笔运”，是指主体与

山水云林以气相感，气行于笔，笔承载着心与物的感

通；运笔飞动，凭气变通，所以是心随笔，而非笔随

心。 从艺术创作的构思、取象来看，所谓“采其大

要”，即“思者删拨大要，凝想形物”，因气感应生命

本质而不拘泥于物象的形质，在审美想象中得到物

象的本真要义，正所谓“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

质俱盛”。 所以，既非主体为先导，亦非客体为主

要，而是“气”的运用贯穿创作始终，纵横于心与物

之间。
荆浩将山水的气势上升“物象之”的层面来认

识，充分肯定山水本身独立的美学价值和意义。 云

林树木各依其性，形质各异；山水之势，亦是体势各

异。 峰峦出没，岫岭、岩崖、溪涧、峪谷，高低起伏，前
后相连，远近映带，彼此呼应。 他指出，“凡笔有四

势：谓筋、肉、骨、气”。 可见，气势为主导，笔势为基

础，二者密不可分。 荆浩没有截然区分主体与客体、
气韵与山水树石，认为包括人与物在内的一切生命

体都是以气为生命基础、相互感应的生命共同体。
但他集中在取象、成象，即艺术形象的本源、生成、显
现方面，气灌注于笔，运笔而生势，气势而成象。 气

势、气象、笔势，彼此运转变通，合为一体。
“气势”一词用于山水画论代表着“气类”美学

在唐代的发展。 气势，在汉代主要是关于主体精神

状态的描绘，汉人多以“体势”写山水自然形势的变

化。 随着唐代山水画与题画诗的发展，咫尺万里、咫
尺重深的山水“远势”受到关注，山水高深远近之体

势与生命之气融合，呈现出独立而超越的气势之美。
中唐诗僧皎然关于诗歌体势的论述亦可见山水“气
势”美学的观念：

　 　 高手述作，如登荆、巫，觌三湘、鄢、郢山川

之盛，萦回盤礡，千变万态。 或极天高致，崒焉

不群，气腾势飞，合杳相属；或修江耿耿，万里无

波，欻出高深重复之状。 古今逸格，皆造其极妙

矣。

长江中游湖北、四川、湖南一带，山水高低上下、
曲折起伏，态势多变，是自然广大、雄伟生命力量的

动感呈现。 李壮鹰注曰：“本节以起伏变化而气脉

连属之山川形势，比喻诗人于写作中使笔意所呈现

的自由流转、姿态横生之势。”其中，强调山水复杂

变化的各种动势，可与唐代山水画咫尺万里、咫尺重

深的山水“远势”相互印证。 所谓“气腾势飞，合杳

相属”的论述，几乎可以视为荆浩山水“气势”美学

的前奏。
这种山水气势的观念也与皎然的诗歌“体势”

之论相互呼应。 刘勰《文心雕龙》将自然之“势”用
于文论中，专立《定势》篇讲文章“体势”，侧重文体

的体制形成相应的定型化风格。 皎然则化静态为动

态，注重文势的纵横变化，在诗文稳定的“体势”中

追求气韵、意象的变化，从艺术构思开始便不拘于形

迹，自由狂放。 故而，皎然肯定不同常体的“逸格”，
亦如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设有“逸品”。

皎然的山水审美观念也受到山水画家的影响。
皎然曾经受颜真卿的邀请，观赏张志和于酒酣乐舞

之际狂画洞庭山水，作有《奉应颜尚书真卿观玄真

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道流迹异人共

惊，寄向画中观道情。 如何万象自心出，而心澹然无

所营。 手援毫，足蹈节，披缣洒墨称丽绝。 石文乱点

急管催，云态徐挥慢歌发。 乐纵酒酣狂更好，攒峰若

雨纵横扫。”这类似于吴道子、张璪的水墨山水风

格，恣意挥洒笔墨，意气纵横，一气呵成。 皎然着重

从山水意境中体悟心与象的关系：“尺波澶漫意无

涯，片岭崚嶒势将倒。 盻睐方知造境难，象忘神遇非

笔端。 昨日幽奇湖上见，今朝舒卷手中看。 兴馀轻

拂远天色，曾向峰东海边识。 秋空暮景飒飒容，翻疑

是真画不得。 颜公素高山水意，常恨三山不可至。
赏君狂画忘远游，不出轩墀坐苍翠。”咫尺水波兴

无尽之意，数寸片岭含倾倒气势，画中山水高远、空
旷的境界，深深吸引观者，甚至超过自然山水的美

感。 虽然《诗式》卷一《辨体有一十九字》云“远，非
如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却从反向

说明，看山、望水的渺远的视觉美感普遍存在于诗文

歌赋中，如其题画诗所述。 这种看法从视觉审美体

验提炼到纯粹精神层面，是具有普适性的美学范畴，
表达了人类对于超越感官的纯粹精神愉悦的审美追

求。 当然，即便是“意中之远”，也往往是兴起于山

水，融结于山水，于山水描写中化合无迹。
综上所述，通过前唐时期留存的诗赋、颂与诗学

画论，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山水的观念伴随着诗画艺

术的发展，无论是诗人笔下耳目之娱的游观之物、仙
灵聚集的神山，还是理论家探讨的气韵生动的情、理
之象与气势相生的物象，它们都在一次次的转变中

实现美学转换。 从气类感应的角度看，对山川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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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性体验与感物兴发之人情、性理，都是建立在气类

感应哲学的基础之上，是人与山水之间的生命性感

应。 但正是前者而非后者，引发主体对山水内在的

超越性的审美价值的感知。 中国山水诗画的创作与

理论批评能够相互作用、影响的本质即在于此。

注释

①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多优秀的成果，如葛晓音《山水田

园诗派研究》与《山水·审美·理趣》；［日］小尾郊一《中国文学中

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德］顾彬

（Ｗ．Ｋｕｂｉｎ）《中国文人的自然观》等。 ②关于感应，学界已有相当的

研究，如郁沅在中国古典哲学范畴，将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的“感应”
分为物质感应、精神感应、审美感应三种；在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将审

美主客体的“感应”分为物本感应、心本感应、平衡感应三种模式（郁
沅：《心物感应与情景交融》，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该书初版

于 ２００６ 年）。 贝剑铭（ Ｊａｍｅｓ Ｂｅｎｎ）则侧重佛教的感应观，将中国的

感应观分为上位回应下位、天人关系、佛与众生的关系三个层次

（Ｊａｍｅｓ Ｂｅｎｎ，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ａ： Ｓｅｌｆ－ｉｍｍ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ｄ⁃
ｄｈｉｓｍ，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７．）。 ③④⑤⑥
《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卷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第 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０、３２６ 页。 ⑦〔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
卷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 ８４８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第 ３６４、３６４—３６５ 页。 ⑧〔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三，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 １８１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年，
第 ７８０ 页。 ⑨〔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

书》“经部”第 １８１ 册，第 ７９４ 页。 ⑩〔梁〕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７７ 页。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
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６９３、６９５、６９４、１、６０９、５１３、７０１ 页。 
〔汉〕刘向著，陈广忠译注：《淮南子》，中华书局，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３、１０

页。 关于“气韵生动”的解释，海内外学界纷争已久。 如钱钟书

《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年；邵宏：《谢赫“六法”及“气韵”
西传考释》，《文艺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 美国学者索珀的解释，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ｐｉｒｉｔ 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ｃｅ”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Ｃ． Ｓｏｐ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ｗｏ Ｌａｗｓ ｏｆ Ｈｓｉｅｈ Ｈｏ，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８， １９４９．）通过精神

共振而获得生动，较为接近气类感应说。 〔东汉〕刘劭：《人物志》，
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２４ 页。 于安澜：《画品丛书》，河
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１１１、１０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０７ 页。 〔清〕郭
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年，第 ３０６ 页。 
于安澜：《画论丛刊》，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３、４、４、４
页。 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精读》，人民美术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５３、２６３、２６３、２６３、２６２、２６２ 页。 龚鹏程：《汉代思潮》，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年，第 ２３ 页。 于安澜：《画史丛

书》，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６、１２、１６４、６５、２９、１０８、１１０、１５１
页。 具体论述详见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 “纪念碑

性”》，第三章《纪念碑式城市———长安》，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第 ３０８ 页。
费振刚等：《全汉赋》，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４８、３５３ 页。
〔清〕彭定求：《全唐诗》卷 ２１９，第 ７ 册，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年，第 ２３０５
页。 〔宋〕姚铉：《唐文粹》卷 ９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１３４４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年，第 ４４２—４４３ 页。 唐人的“感
通”观念是在中国“感应”观基础上，吸收佛教“感通”观。 学界已有

相当的研究，如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ｈａｒｆ，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 ｔｅｒ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Ａ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Ｓｔｏｒｅ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刘苑如的《神遇：论〈律相感通

传〉中前世今生的跨界书写》、梁丽玲的《历代僧传中“感通梦”的意

义与作用》、贾晋华主编的《融合之迹：佛教与中国传统》等。 
〔唐〕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
第 １１、１２、７１ 页。 〔清〕彭定求：《全唐诗》卷 ８２１，第 ２３ 册，中华

书局，１９６０ 年，第 ９２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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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气韵到气势：气类感应与山水的美学转换


